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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
　　编者按: 彭兆荣先生的这篇文章以侗族大歌等少数民族音乐为例, 引申出
了一些人类学、 民族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, 应当引起重视。 当然, 我们也还想
指出, 建国后, 侗族大歌还是引起了音乐界的关注。 贵州学者薛良曾撰写有
《侗家民间音乐的简单介绍》 ( 《人民音乐》 1953年 12月号 ), 肖家驹等人也曾
在 50年代就对此作有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, 并于 1958年出版了 《侗族大








州, 到达黔东南州的黎平、 榕江、 从江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也在 《世界报》 上撰文, 认为侗族大歌是
本次国际艺术节的 “重要发现和重要成就
之一。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如 《诗经》 里有: “鼓瑟吹笙” 和 《仪礼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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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“劳动号子就是和声”。
其中关节或许与 “和声”的概念界定、
理解有关。 “和” 原本指和谐、 和顺之声,
即多种声音调和所产生的一种和谐效果。













记述。如 《书·舜典》 曰: “声依永, 律和
声。” 疏: “声依永者, 谓五声依附长言而
为之, 其声未和, 乃用此律吕调和其五声,
使应于节奏也。” 《左传》 昭二一年: “故和
声入于耳, 而臧于心。”这与西文 h arm ony




示 ) 部分, 却未能到达其所指 (延伸出概
念规定的周圆性 ) 的全面要求。
侗族大歌满足了类型化、 样式上的要






二, 与此相关, 复调音乐原系西方 “舶
来”, 携带者正是西方传教士。对此, 我们






















式。 再, 侗族大歌的 “纵向” 音程关系是
靠民间约定俗成的感受产生的, 却不是计


















“削足适履” 现象。 用 “和声”、 “复调音








作 “嘎老” (G a l lao t ) 或 “嘎玛” (G a l





采取、附会通行的 “萨满”, —— 人类学已
经通用的祭司名称。 原因在于, “萨满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的 “文化质丛” 的认同, 这些文化质丛又
构成了该民族代代相传的纽带, 形成了明
确的文化认同基核。只有建立了根本的族
性认同背景, 才能够确认 “我们” 与 “他
们”、 “我们的” 与 “他们的” 之间的关系。
“嘎老”所以独特, 也脱不了族性过程与族
群认同的干系。
族群 ( E thnic g roup)是从事民族音乐
学 (E thno-m usico logy ) 研究的定位词性。










化组成部分, 无疑要融入民族认同 ( ethnic
iden tity )之中, 尤其对于那些无文字的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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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民族更具有其价值, 因为音乐往往是传
承本民族文化的媒介。 这一切都与其族性









时作用。“我群” 与 “他群” 的差异首先从
确认 “文化地图”的 “周边识别”开始; 这
就涉及到族群关系的边界问题 ( the
bounda ry o f ethnic g roups), “我们必须对
社会边界予以充分的重视, 因为双方拥有
`边界重合’ ( te rrito ria l coun te rpar ts)。”16
确认 “文化地图” 边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在
于分辨族群与文化中的同质性 ( hom ogeni-
e ty ) 与异质性 ( hete rog en iety ), 知道 “我
们”有什么、 “他们”有什么? “我们的”与







“所以然” 就以 “其然” 想当然。
族性过程可以帮助说明民族音乐的过
程。所以, 对于族性的认识有助于对民族




印支半岛, 而欧美国家…… , 他们 “随山


















拖腔, 因运用颤音, 如泣如诉, 好象哽咽,
其音极悲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强 势 对 应 中 产 生 出 某 种 “共 谋”













侗族 “嘎老” 时, 我们习惯于将我们已经
熟知的复调音乐为标准 “样本” 去评价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个人文地理的 “空间” 概念。 中国是一个
多民族国家, 不同民族的音乐迥异。中国
有着广袤的疆域, 不同地区的音乐个性明









化圈” ( cu ltu ral cy cle)、 “文化区域” ( cu l-
·52· 中国音乐学 (季刊 ) 1999年第 3期
tura l a rea) 以及民族学史上的 “文化传
播” (d iffusion o f cu ltu re), 晚近的文化生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“侗” 即 “峒人”。 更有甚者, 由此还衍生
出相关的行政区划系统。隋唐时期,湘、黔、
桂交界的侗族地区, 属羁糜州、 微州、 融
州所管辖, 州下设峒, 即行政单位。现在
的侗族地区仍有不少村寨保留着 “峒” 的
名称。26那么, “峒” (洞 ) 中之声的效果是
什么? 不是真真切切的回声 (原始自然的
“和声”、 “复调” ) 么? 如果先哲们把音乐
的发生与对自然的模仿同置一范, 就像
“帝尧立, 乃命质为乐, 质乃效山林溪谷之
音而歌。” ( 《吕氏春秋· 仲夏记》 ) “凡听
羽, 如鸟在树。” ( 《管子》 ) 等有其道理,















诚如侗族俗语所言 “歌养心, 饭养身” 一
样。侗族的制度伦理既注解着族性与自然
的相协性, 也说明着 “嘎老” 音乐的中和













不同, 前者多栖丘岭、 山脚、 泽畔; 后者
多住在崇山峻岭之中。在民歌的用词上,壮





















大瑶山, 其数量之大, 实属罕见。 瑶人每
年打下数百只雪雀是常见的事。28至于选
择 “太阳 /月亮”、 “鲜花 /绿叶”、 “山鹰 /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载 《苗侗文坛》 1995. 2. ; 拙作 《传统音乐的
消解与重构——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提




③　参见樊祖荫 《多声部民歌研究四十年》, 载 《中
国音乐》 1993年第 1期。
④　见苏夏 《和声的技巧》 “继承与发展”部分, 上
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。
⑤　伊· 杜波夫斯基、斯· 叶甫谢耶夫等著 《和声
学教程》,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页。
⑥　参见拙作 《结构· 解构· 重构: 中国传统音乐现
代化的必然选择》, 载 《中国音乐学》 1995. 2.
⑦⑧⑨　参见贵州省艺术研究室、贵州民族音乐研
究会合编 《贵州艺术研究文丛 (贵州民族音乐
文集 )》第五期, 1989年第 170— 171、 174— 175
页。
10　参见 1986年 11月 5日 《黔东南报》 一版。
1　参见潘年英《民族· 民俗· 同间》, 贵州民族出
版社 1994年版, 第 253、 257页。
12 　 C lif fo rd G eer tz “ T h e In terpreta tion of
C u ltu re”, N ew Yo rk Bas ic Book s, 1973, p5.
13　董维松等编《民族音乐学译文集》, 中国文联出
版公司 1985年版第 181、 184— 185页。
14　参见费孝通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》,
载 《北京大学学报》 1997年第 2期第 12页。
15　 “E thn icA d ap tat ion and Iden t ity”, A Pu b lica-
t ion of th e In s t itu te fo r th e S tudy of Issu es,
Ph i ladeph ia, p3.
16　 Ed ited by F ridr ik B arth “E thn ic G roup s and
Bound aries”, L it t le, B row n and C om pany,
Bos ton, 1969, p 15.
17　见 (清 ) 谢启昆 《广西通志》 卷二七八。
18　 “拉发调” 是因为这种歌曲在其行进中当句逗




20　 “C u ltu ral En coun ter on C h in a 's E th n ic F ron-
t iers”, S tevan H arrell ed. , W ash ing ton U n i-




2　 Richa rd H. T h om pson “T h eor ies o f E thn ici-
ty—— A C rit ical A p praisal”, G reenw ood
P res s, 1989, p59.
23　同13。
24　参见《音乐艺术》 1990年第 4期,第 27- 28页。








查手记》, “人歌情末了” 部分, 浙江人民出版
社 1999年版。
30　周恒山 《侗族大歌的精气神》, 载 《贵州文化》
1991年第 4期, 第 22页。
[编辑部收到本文日期: 1999年 2月 14日 ]
作者简况: 彭兆荣, 1956年生, 现在
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。
·55·彭兆荣: 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
